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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喻嘉言，名昌，江西新建人，1585 年生，約卒於 1664 年。明末清初著名醫

學家。據《清史稿》卷 502〈喻昌傳〉載：「喻昌，幼能文，不羈，與陳際泰

遊。明崇禎（1628～1643）中以副榜貢生八都止書言事，尋詔征不就，往來靖



安間，披剃為僧，複蓄髮遊江南。順治（1644～1661）中僑居常熟，以醫名，

治療多奇中，才辯縱橫不可一世。」 

 按新建縣誌所述，喻昌幼年即很聰穎，於六經詩文之學，皆有深研精究，博極

群書，自負不凡，先攻舉子業，中年得舉，得以入京。在京時曾上書朝廷，力陳

輔國之見，奮欲有為，但未被採納，悵然而歸，剃度為僧。出家期間他雖身在佛

門，而拯世之念未泯，除勤於佛事外，同時還奮力苦攻醫學，以「不為良相，便

為良醫」自勉。未幾，複蓄髮還俗，以醫為業。喻氏初在江西新建靖安一帶行醫，

名聞鄉里，求治者甚眾，「戶外之履常滿」。[1] 然其生性好遊歷，「效司馬

子長擔登負笈，遍訪於江淮汶泗」，以求師問道。後經錢謙益挽留，定居懸壺於

江蘇常熟，以醫術專精而冠絕一時。 

 喻氏一生，經歷了「自儒而禪，自禪而醫」的過程。他平生著作較多，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喻嘉言醫學三書》。文采出類拔萃，醫理精湛，其中滲透了許多

佛家思想和典故。 

 本文想就佛教思想對《醫學三書》的影響作一剖析。 

關鍵詞：1.四大 2.陰陽 3.劫厄成毀 4.禪悟 5.《醫門法律》 

 

1. 道光 27 年《靖安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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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大歸陰說 

 喻氏認為「吾執方以療人，功在一時；吾著書以教人，功在萬里。」他一生將

許多精力放在著書立說和教授生徒上。陸續刊行了《寓意草》、《尚論篇》、《醫

門法律》，這三部帶有濃厚佛教氣息的著作。 

 《寓意草》是喻氏的處女作，也是中醫古籍中較著名的一部個人自訂醫案，初

刊於明崇禎癸未（1645 年），它以筆記體裁寫成，記錄了喻氏經治的六十多個

案例，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尚論篇》全稱《尚論張仲景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

是《傷寒論》研究中的一部重要專著。《醫門法律》初刊於清順治戊戍（1658 年），

主要闡述喻氏對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雜病的證治見解，並力主以「法」

和「律」的形式來確立行醫時的規範。 

 由於喻氏精通佛學，故常用佛學中的理論來闡述醫學道理。佛學中有五蘊學

說，五蘊的「蘊」，漢譯初為陰，如安世高譯《陰持入經》就譯為陰。五陰即色

受想行識，其中第一為「色」，色一般理解為有形之質礙法，《雜阿含經》卷 3 

云：「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為色受陰。」[2] 其後在毗曇



論書中，幾乎都以此來界說「色」，比如《品類足論》卷 1 即說，「色云何，謂

諸所有色，一切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色。」[3] 具體地說，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按根境相對可區分為五根五境，這即如《陰持入經》所說：「色陰，名為十現色

入：一眼、二色、三耳、四聲、五鼻、六香、七舌、八味、九身、十樂。」[4] 三

國吳時陳慧《注》曰：「四大可見謂之色。」[5] 及至有部論書中，又加入無

表色而為十一種。因此概而言之，佛教理解的「色」，一般就是指地、水、火、

風這四種構成各種物質的基本因素，以及由這些因素組 

 

2. 《大正藏》冊 2，頁 15c。 

3. 《大正藏》冊 26，頁 692b。 

4. 《大正藏》冊 15，頁 173b。 

5. 《大正藏》冊 33，頁 9c。 

  

  

頁

467 

從喻嘉言之醫學三書看佛教對中醫的影響 中華佛學研究 第五期（2001.03）

合而成的五種感覺能力和這些能力所接觸到的五種被感覺的物件。 



 佛教的傳統說法是把「人」抽象化為「五陰」，認為人就是五陰和合。其中「色」

屬於物質現象，「受、想、行、識」屬於精神現象，所以人是物質現象和精神現

象的統一、身與心的統一。佛教把地水火風當成構成一切事物的基本因素。「五

陰」之「陰」，本指同類事物的聚集。五陰亦可理解為五類，人就是五陰的集合

體。從此出發，就可以以四大五陰的原理來說明人何以致病的緣由，比如《佛說

五王經》云： 

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謂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地大不調，

舉身沈重，水大不調，舉身浮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倔強，

百節苦痛。[6] 

《佛說佛醫經》則說：「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

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7] 這種學說深刻地影響了我

國古代醫學界。據載南朝時陶弘景最早開始將四大五陰說引入中醫理論中，而隋

代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惡風候》中又進一步引進佛學中的風的概念。他說，

「凡風病有四百四種，總而言之，不出五種，即是五風所攝。一曰黃風，二曰青

風，三曰赤風，四曰白風，五曰黑風。」四百四種的說法來自釋典，是指四大致

病的總數，如上述《五王經》中就說：「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

四病同時俱發」[8] 。 



 四大五陰說得以引入中醫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契合點顯然是傳統的陰陽五行理

論，或者說，醫家是在陰陽五行理論的基礎上來吸取佛教中的四大五陰說的，因

為兩者都把四大或五行既視為構成人身的要素，又當作人得以致病的因由。宋代

偽託漢代醫聖張仲景所作的《金匱玉函經》卷 1 對此說得很明確，它說： 

 

6. 《大正藏》冊 14，頁 796b。 

7. 《大正藏》冊 17，頁 737a。 

8. 《大正藏》冊 14，頁 7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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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經藏中，金木水火土，自相克戒，地水火風，複加相乘……《經》云：「土水

火風，合和成人，凡人火氣不調，舉身蒸熱，風氣不調，全身強直，諸毛孔閉塞，

水氣不調，身體浮腫，脹滿喘粗，土氣不調，四肢不舉，言無音聲，火去則身冷，

風止則氣絕，水竭則無血，土敗則身裂，愚醫不思脈道，反治其病，使藏中金木

水火土，互相攻克」。 



可見，喻氏之前中醫界的一個主要理論動向，是接受佛學的四大和合成人的構成

說，在病因病理學說中進一步把來自釋典的四大不調說與中醫的五行相克理論結

合起來而形成了四大五行學說。尤其是把四大都理解為氣或風，實際上是創造性

地把四大說奠基於中醫「氣」論的基礎上。不講四大，而講四氣，顯然是專注於

四大的物質性特徵，從而有利於與傳統中醫的五行、五臟、陰陽學說相結合。 

 喻昌根據自己的醫療實踐，進一步創造性地提出四大歸陰說，他在《醫門法律》

卷 2〈陰病論〉中云： 

佛說四百四病，地水火風，各具百一，是則四百四病，皆為陰病矣。夫水火木金

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原不獨畸於陰。然而五行皆附地而起，水附於地，而

水中有火，火中有風，人所以假合成身，身所以相因致病，率稟四者。金性堅剛，

不受和合，故四大惟金不與。 

他在將四大與陰陽學說結合時，針對過去醫界自金元朱丹溪以來多以貴陰賤陽立

說的弊病，把作為致病因素的四大皆歸為陰病，他在《醫門法律》中專作「陰病

論」，闡述陰病的危害性，對此專擬清燥救肺湯治之。 

 中醫陰陽學說是以氣學說為基礎的，太極之氣「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清陽

之氣上升為天，濁陰之氣下降為地，「氣聚則形存，氣散則形亡」，「二氣交而

人生，二氣分而人死」，「二氣偏而病起，二氣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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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病篤」。[9] 四大歸陰最終是要以陰陽二氣的學說來解釋四大，其仲介便是

傳統的五行理論。因此喻氏首先是把五行都說成氣，清氣在天成象，濁氣在地成

形，而此五行作為有形之物也可稱之為五形，和佛學中的五蘊說相比照，這即是

色蘊。這樣就把五行悄悄轉換為四大，因為金與氣不容易結合，金便被排斥在外。

總之，從生理上說是四大「假合成身」、構成了人體；從病理上說是「相因成病」，

成為人體致病的四種因素。 

 這種把佛學的四大與中醫的五行和氣學說相結合的方法，可謂用心良苦、獨出

心裁。他的四大歸陰說，從理論上說是為了糾正過去的重陰輕陽、而建立了自己

的溫陽學說；從情感上說，則與他強調宗教的精神超越、厭惡物質有形息息相關；

從方法上說，則兼收並蓄、充分吸收了佛學的相關資源，試圖把傳統醫學奠基在

更為抽象、更具普遍性的本體論基礎上。喻氏認為，中醫的陰陽學說比四大說更

抽象，更具普遍性，指導臨床作用也更廣泛，而結合四大學說則有助於具體地認

識陰病的各種類型。他在《醫門法律》卷 2〈論辯中寒證要法〉中說：「人身血

肉之軀，皆陰也。」在將四大學說與陰陽學說結合時，喻氏有幾點貢獻： 



 其一，更加重視陰邪為病。喻氏發揮了《內經》的陰陽學說，他在《醫門法律》

卷 2〈陰病論〉中說：「《內經》凡方陰病，但啟其端，弗竟其說。」而後來的

狀況是：「天之陽氣閉塞，土之陰氣冒明。冒明者，以陰濁冒蔽陽明也。」因此，

他反對朱丹溪的貴陰賤陽說，他認為朱丹溪「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曰陰氣難

成易虧，故早衰，制為補陰等丸，畸重乎陰，疇非至理。」這都是片面的，是依

樣畫葫蘆，並沒有真正掌握醫學真諦。 

 他認為，漢末醫聖張仲景對陰陽二病同樣重視，他著《傷寒論》十卷，治傳經

陽病；著《卒病論》六卷，治暴卒陰病，然其時生民不病，故《卒病論》當世即

已失傳。《傷寒論》是治陽病的，而《卒病論》才是治陰病的，可惜已失傳，所

以後人不解其故，只重視治陽病，不重視陰邪為病。喻氏在《寓意草》卷 3 的

一個醫案《詳胡太封翁疝症治法並 

 

9. 《醫門法律》卷 2〈陰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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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會之理剿寇之事》中指出： 



夫人陽不足，則用四君，陰不足則用四物，陰陽兩不足，則合四君、四物，而加

味為十全大補，此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濁陰之氣，結聚少腹，而成有形，則陰

盛極矣，安得以陰虛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乎！ 

他把陰邪結聚成形、成疝、結痞的疝痞病與四大聯繫起來以開闢陰邪實體說，治

法完全不同於過去滋陰方法，而用純陽之陽，急驅陰氣，以大劑參附、姜、桂投

之，取得明顯效果。 

 其二，四大與氣說相結合。喻氏發展了《內經》關於「氣」的論述，在《醫門

法律》卷 1 專著〈大氣論〉一節，提出「天積氣耳，地積形耳，人氣以成形耳。

惟氣以成形，氣聚則形存，氣散則形亡。」他認為「人身之中有營氣，有衛氣，

有宗氣，有藏府之氣，有經絡之氣，」而統攝「五臟六腑，大經小絡，晝夜迴圈

不息，必賴胸中大氣」，如果人體「大氣一衰，則出入廢，升降息，神機化滅，

氣立孤危矣。」喻氏意識到大自然之氣（天積氣）是構成人體物質的元素，這種

自然之氣進入胸中（肺呼吸，吸進氧氣，排出二氧化碳）變成胸中大氣，發動、

支撐人體的各種氣的運動，使生命體得以生存。他還結合臨床舉例，由於陽微陰

弦，胸陽不振，陰虛上乘的胸痹心痛短氣，診療時應「識胸中為生死第一關」。

把大氣與胸中陽氣聯繫在一起，用藥以桂枝湯去芍藥，加麻黃、附子，以通胸中

陽氣，這是因為「陽主開，陽盛則有開無塞」，這是喻氏臨床經驗的總結。喻氏



除重視氣的學說，還非常重視陰陽學說，受佛學四大影響，提出四大歸陰，特重

視治陰病，立方以溫陽為主，為治胸痹之大法。 

二、劫厄成毀的病理觀 

 喻氏超越前人的地方是把傳統醫學進行本體論構建，試圖在更加深刻、更加超

越、更加抽象的理性哲學層面探索醫學的基本理論，這在醫學界確實是不多見

的。他在《醫門法律．自序》中云：「我佛如來累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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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為大醫王，因病立方，隨機施藥，普度眾生。」這裏「累劫」就是指劫厄成毀

理論，用這種理論來說明人身的病因病理，這是喻氏的發揮。佛教中說佛祖累劫

中為大醫王，是指釋尊以其大悲、盡無量際拯拔眾生，喻昌借用來指導醫生臨床

治療病人。在他看來，一如世界成住壞空，人身亦因其變動破壞平衡而致病，而

如果說佛陀是拯濟眾生無明之病，那麼醫家就是醫治人身之病。他在《醫門法律》

卷 2〈陰病論〉中說： 



證夫生者，必修西方佛土，有由然也。世人但知地氣靜而不擾，偶見地動，便駭

為異，不知地氣小動，則為災眚，大動則為劫厄。劫厄之來，天地萬物，凡屬有

形，同歸於壞。 

這裏用佛教對自然的周期性的生滅成毀理論來說明醫學宇宙觀，把自然界的災異

現象應用到中醫學理論中，認為人身之內亦有如此之變動，故而會有種種疾病。

喻氏接著又吸收道教學說來說明世界不速壞的原因，「然地氣有時大動，而世界

得不速壞者，則以玄天真武坐鎮北方，攝伏龍蛇，不使起陸，以故地動而水不動，

水不動而水中之火，火中之風不動也。」喻氏之意，是說人身既因無常變動而致

病，故需以道教中的真武大帝來鎮之使之不動而保持平衡。借此除了以佛學的劫

厄宇宙觀來論述人何以致病的緣由外，更重要的他想借此為他的立方用藥製造理

論依據，因此他接著說「仲景於陰盛亡陽，必用真武湯以救逆者，非以此乎？」

醫聖張仲景《傷寒論》中立「真武湯」一方，由茯苓、芍藥、生薑、白術、附子

組成，溫陽利水，治腎陽虛寒水腫病症。 

 中醫理論強調陰陽平衡，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喻昌的看法則有所不同，他受

佛家影響，並結合傳統的陰陽學說，認為從世界的成住壞空、人身的結胎成形、

輪迴轉世到人體內的結痞結塊，根本上乃是陰氣所致。因此他對由陰氣所結成的

有形之物有一種厭惡感，喜陽厭陰，重陽輕陰，這與傳統中醫的理論思維有所不

同。在〈陰病論〉中，他對此有過很明確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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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戌亥混茫，亦非天翻地覆互相混也，天原不混於地乃地氣加天而混之耳。蓋

地水火風四輪，同時轟轉，雷炮沖射之威，千百億道，震蕩於五天之中，頃之攪

毀太空，混為一區，而父母所生血肉之軀，其陰病之慘烈，又當何如？禪宗有白

浪滔天，劫火洞然、大千俱壞等語。豈非四大解散之時，實有此象乎？……入佛

界法界，睹大千世界，若掌中一果矣，更何劫運可加之耶？動運所加之天，至子

而開，陰氣下而高複始露，至醜而陰氣盡返於地而太空始廓，兩儀分奠厥位。日

月星辰麗乎天，華嶽河海附乎地，五天之氣，散佈於列曜九地之氣，會通乎山澤，

以清以寧，曰大曰廣，庶類以漸萌生。而天界隙中所餘暴悍濁陰，動輒綿亙千萬

丈，排空直墜，摧殘所生，靡有孑遺。天開地辟以後，陰慘余殃，尚若此其可畏，

必至寅而駁劣悉返沖和。 

昌每見病者，陰邪橫發，上幹清道，必顯畏寒腹痛，下利上嘔，自汗淋漓，內筋



惕等症，即忙把住關門，行真武坐鎮之法，不使龍雷升騰霄漢，一遵仲景已傳之

秘，其人獲安。 

這裏是用溫陽救逆之法治療陰盛陽虛之吐瀉之症，在臨床上效果較好，如果錯過

時機，不用此法則「倘先此不治，頃之濁陰從胸而上入者，咽喉腫痹，舌脹睛突；

濁陰從背而上入者，頸筋粗大，頭項若冰，轉脫渾身青紫而死。」按照喻昌的劫

厄理論解釋，「謂非地氣加天之劫厄乎？惟是陡進附子、幹姜，純陽之藥，亟驅

陰邪同步從陰竅而出，非與迅速濁陰之氣還返地界同義乎？然必盡陽隙之陰，不

使少留，乃得功收再造，非與一洗天界餘氛，還俾返沖和同義乎？」喻氏再根據

自己行醫數十年的治療經驗總結用這種方法治療「行之三十年治經百人。凡遇藥

到，莫不生全，雖曰一時之權宜，即擬為經常之正常之法可也。醫學缺此，誠為

漏義，謹立鄙論，以開其端。」總之，喻氏是用佛學中的劫厄成毀理論來說明自

然的異常災害是地之濁陰之氣包於天之陽氣，而人體中情況與之相似，陰盛必致

陽微，陽微必致陰盛，這種陰盛陽衰的病理現象必須用溫陽散陰的附子、幹薑、

人參之屬治之方見效。他同時還用因果報應來勸告醫生「凡醫起一陰病者，即可

免一劫厄，天理人事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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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符也。其不能起人卒而求倖免劫厄自不可得。」[10] 

三、妙悟之心法 

 禪悟是佛教的修行方法，中國佛教禪宗更以禪悟為心法，惠能於《壇經》中云：

「此但是頓教，亦名為大乘，迷來經累劫，悟則剎那間。」[11] 佛教中雖有頓

悟和漸修之分，但都強調直覺體悟，即通過修習獲得菩提之智以洞達真如本性。

喻昌曾剃度為僧，對佛教的體悟方法有一定修習，後來在行醫過程中常用此法去

認識疾病、構思治療疾病的有效方法。《清史稿》卷 502〈喻昌傳〉云：「昌

通禪理，其醫往往出於妙悟。」說明喻昌懂得禪悟之理，在醫療過程中非常注意

心悟。喻氏在《寓意草．自序》中云：「醫者意也。一病當前，先以意為運量，

後乃經之以法，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意是也。」這說明醫學不僅是醫

術，還要注意醫道，要深入理解醫道，必須用意去體悟醫典甚至要「能神悟於靈

蘭之先，獨探夫鴻濛之秘，從無文之文，解畫前之卦，使讀者因象得義，因義得

神，冥入無垠。」[12] 

 凡遇到古典中不可理解的地方，不能敷衍了事，而要「途窮思返，斬斷意識，

直接返禪。」[13] 這種悟的方法必須確立我注六經的思維才能有所創新、有所

突破。他在《尚論篇．自序》中說：「昔阿難問世尊曰：『古佛以何人為師？』



世尊答曰：『以吾為師』，此即誕生所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之旨。」正是本著

這種精神，他在醫療實踐中貴在得意，能大膽地指出前人的失誤之處，往往發前

人之所未發。在《尚論篇》卷首他專作〈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和編次之

失〉，指出，王叔和「編述傷寒全書，苟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

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髓；平脈一篇， 

 

10.《醫門法律》卷 2〈論戴元禮述中寒〉。 

11. 敦煌本《壇經》，《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卷 2 冊 4，中華書局 1983 年版，頁 20。 

12. 《尚論篇．自序》。 

13. 《醫門法律．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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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入己見。」又立〈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己校注之失〉批評林、

成「蔓引贅辭，橫插異氣，寸瑜尺瑕，……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匱還珠，煌煌

聖言，千古無色。」又在〈駁正王叔和「序例」〉中糾正王叔和許多錯誤： 



仲景之書，叔和但言搜采，其非寤寐神遊可知，所以不窺作者之原，漫無表章之

實，孰謂叔和為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餐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間，岐伯舉四

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 

世界事物千差萬別，每個病者差異不同，如沒有悟性，死搬教條，就不能看好病。

凡是有作為的醫家，必須獨具慧眼，悟解古典聖言。如「仲景於黃岐之道，以述

為作，另辟手眼。叔和凡引《內經》之文，皆非典要，安能發明其什一？」（同

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喻氏經過思考、體悟，敢於大膽地指出《內經》中的失

誤之處，例如他在《醫門法律》卷 4 中就明確指出：「內經」病機十九條，獨

遺燥氣，有訛錯。造成的原因是由於注家將《內經》「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

句，隨文衍義，未作深究。這與當時氣候之實嚴重不吻合。喻昌認為，秋令的主

氣應為燥氣，應為「秋傷於燥，冬生咳嗽」，這樣春風、夏暑、秋燥、冬寒四時

各有主氣，這在理論上才說得通，在治療上治濕與治燥是完全不同的思路，為此

喻氏在竹葉石膏湯古方的基礎上創制了著名的清燥救肺湯（桑葉、古膏、黨參、

甘草、胡麻仁、阿膠、麥冬、杏仁、枇杷葉），此方既能清燥，又可養氣陰，治

療秋季燥邪或燥熱之邪犯肺，乃至氣陰兩虛之症，每起沈屙，確有卓效。喻氏此

舉，可謂悟性極高，獨具匠心，在醫學史上，能夠對醫學元典《內經》進行修改

之人並不多見，此得益於妙悟者多也。 



 在《寓意草》的〈金道賓後案〉中，喻氏從養魚池中必放置介類蚌螺之屬沈重

下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又悟出了「同氣相求，理通玄奧也。故治真陽之

騰屑越，不以黿鼈之類引之下伏，不能也。」根據這一原理，他認為不能採用以

陽補陽的方法簡單療之，而需以封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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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封固之法，世雖無傳，先賢多有解其旨者」，他運用古方三才封髓丸（又

名金鎖正元丹）封鎖真陽不使外越，獲得很好的效果。這也是通過妙悟而在醫學

上有所創新的一個成功例子。 

四、佛教戒律與醫門法律 

 中國傳統醫學延續數千年，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朽貢獻。但在醫療

實踐中往往由於一些醫生的道德品質低下、醫技水平不高引起一些誤治、失治、

草菅人命，而一直沒有一套法律體系來規範醫生的行為，保障公民的權益。喻昌

有其獨特的經歷和獨特的思維方法。他剃度為僧時學習了佛學內容，並從戒學中

知道五戒、十戒、具足戒等戒律，學習禪學又學會了禪悟方法。在醫療實踐中他

發現一些醫生「不辨陰陽逆從，指標為本，指本為標，指似標者為標，似本者為



本，迷亂經常，倒施針藥」，往往「輕病重治，重病輕治，顛倒誤人」，甚至「治

病不明臟腑經絡，開口動手便錯。」[14] 這些嚴重弊端喻氏深惡痛絕，佛教慈

悲普度精神難以實施，為解決這種弊端，他終於想到了佛學戒律對僧侶的約束作

用，他精思熟慮仿照佛教戒律為醫門立法，所以專著《醫門法律》一書。他在《醫

門法律》自序中云：「醫之為道大矣，醫之為任重矣」。而當時社會上「淺者售，

偽者售，圓滑者售，而以其身命為嘗試。」所以喻氏認為「人之有生，火水，刀

兵，禽獸，王法所傷殘，不若疾厄之廣」，自然災害和國法的傷害，遠沒有醫生

誤治對人的傷害廣泛。「醫以心之不明、術之不明，習為格套，牢籠病者。遂至

舉世共成一大格套，遮開蔽日，造出地獄，遍滿鐵圍山界，其因其果彰彰如也。」

這樣長期形成的醫學風氣造成「重重黑暗，無繇脫度，豈不哀哉？昌也閉目茫然，

惟見其暗，然見暗不可為非明也。野岸漁燈，荒村螢照，一隙為明，舉以點綴醫

門千年黯汶，擬定法律，為率由坦道，聊以行其佛事耳。」喻氏參照佛法，採用

《內經》、《傷寒論》等醫學元典為依據，制定我國醫學上第一部醫學之規範。 

 他在《醫門法律．自序》中云： 

 

14. 《醫門法律》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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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佛如來……其充足圓滿之性量八萬四千法門，門門朗澈底裏，諸有情微逗隙光

者。鹹得隨機一門深入，成其佛道。與過去未來現在盡虛空法界無量億諸佛諸菩

薩光光相蕩，於諸佛諸菩薩本願本行，經咒偈言，屢劫宣揚不盡者，光中莫不彰

示微妙具足滅度。 

其後「阿難尊者證其無學，與我佛如來知見無二無別，乃得結集三藏十二部經典，

永作人天眼目，濟度津梁。」[15] 參照佛學的方法，喻氏用《內經》、《傷寒

論》等原典來制定《醫門法律》，在他看來，一如阿難結集佛陀教義，他的《醫

門法律》也是對《內經》、《傷寒論》中妙義的闡明。他在《醫門法律》卷 1

〈申明仲景律書〉中說：「蓋《傷寒論》全書皆律……條例森森，隨證細心校勘，

自能立於無過。」喻氏將《傷寒論》中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諸雜症，分門別類，

對每一症候的處治，如獄官審理案例一樣，確立了醫療的是非標準，用以指導臨

床，可謂涇渭分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04《子部．醫家類二》云： 

昌此書乃專為庸醫誤人而作，其分別疑似既深明毫釐，千里之謬，使臨證者不敢

輕嘗；其抉摘瑕疵，並使執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方，苟且依違，遷延致變

者，皆無所遁其情況，亦可謂思患預防，深得利人之術者矣。[16] 



說明喻昌著《醫門法律》是針對當時醫學界的弊病而立。他從法律的角度來著書

明顯受佛學戒律的影響，他在《醫門法律》卷 1〈申明仲景律書〉中說：「茲將

脈法中大戒，發明數則。」在同書卷 1〈申治傷寒病不審陽盛陰虛之律〉中指出

在陽盛陰虛時如「複以毒藥攻其胃，增奔迫之勢，而蹈重虛之戒。」在同書卷 1

〈附申治雜證不可犯時禁病禁藥禁〉中則更明確指出： 

 

15. 《醫門法律．自序》。 

1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 1965 年版，頁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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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於釋門，其律尤嚴。三藏教典，儀律

居三之一，由五戒而五百戒，由五百戒直造自性清靜，無戒可言，則道成矣。醫

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為入門，後乃盡破微細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為大

醫。何可妄作聰明，草菅人命哉？嘗羨釋門犯戒之僧，即不得眾僧共住，其不退



心者，自執糞穢雜役三年，乃懇律僧二十八佛前保舉，始得複為佛子。當今世而

有自訟之醫乎？昌望之以勝醫任矣。 

這裏明確道出他著《醫門法律》是受到佛教戒律影響啟發而作。 

 綜上所述，佛法東流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深刻地影響了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在

醫學領域，這不僅表現在以佛法的相關資源來豐富、深化自《內經》以來的傳統

醫學理論，而且還包括方法上的借鑒與醫風醫德的完善與提升。在世紀之交的今

天，如何在新的條件下來進一步挖掘佛教的相關資源以豐富傳統中醫的寶庫，依

然是一項極有價值的工作。 

 


